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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父亲的“党费收据”

1994年10月，作者父亲（右）与蔡润民在聊城公园合影

□ 程世霞

轻轻拂去泛黄照片上蒙覆的尘埃，
父亲和叔叔从岁月深处走到眼前，那熟
悉的身影与我近在咫尺又远在隔世。
照片里的容颜已然模糊，可父亲与叔叔
一生的相知相交，如昨历历。

叔叔姓蔡，名润民。父亲名文山，
单字鹏。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在各自
家中以织布为业，叔叔居东关大街路
北，我家在运河沿岸小码头，两家步行
不超过 10 分钟。1952 年，聊城成立纺
织同业公会，父亲被推选为同业会长和
城关区工商联委员，父亲的留书明确记
载着我家的营业牌照为“德盛织布
厂”，此时的父亲与叔叔已是多年交往
的朋友，并结为异姓兄弟。

1955年政府实行公私合营，改造私
营工商业，父亲和叔叔响应号召，带着
自家的机器设备等全部家当加入棉织
社，成为一个厂的同事。当年他们均已
是拖家带口的一家顶梁柱，由原来以执
业收益支撑家庭，到靠一个人的工资应
付全家开支，加上孩子陆续出生，生活
负担日益加重。入社后的几年，父亲因
懂业务、有文化、出身好，颇受领导器
重。随着棉织社迅速发展成毛纺厂，官
僚作风也迅猛滋生。父亲秉性刚正，心
直口快，引起厂领导不满。后来，父亲
被厂领导从保管会计岗位调整到车间
织毛衣，还被取消了福利待遇。在众人
孤立父亲时，叔叔始终站在父亲身边，
也被从科室调到车间。让叔叔无辜受
连累，父亲心中甚是不安，叔叔反而宽

慰父亲，称自己清楚是非观念，并无半
点怨言。

上世纪 60 年代，各家各户都很贫
穷。一年临近春节，寒风萧萧，家中柴
米无着，五六个孩子嗷嗷待食，母亲和
婶子均一筹莫展。万般窘困之际，叔叔
跟父亲提了个建议，让事情有了转机。
之前他们共同的朋友董某，在老城区开
有一家修表店，表店失窃，丢失一款价
值不菲的手表，因此无法向主顾交差。
知道叔叔有块同款手表，店主求助叔叔，
将手表抵给了客户，但之后很长时间不
再提及此事。叔叔面薄口钝，怕伤了朋
友和气，不好意思追要，便一拖再拖。眼
看两家人年关难过，叔叔建议父亲出面
协调。父亲年长几岁，且在一帮朋友中
有些威望，很快对方给叔叔送去 15 块
钱抵作表钱。叔叔默默将其分成3份，
自家留了5块，给我家送来5块，又以父
亲和叔叔两个人的名义，给同样窘困的
国平叔叔家送去5块。救急的15块钱，
让3家人过了一个寒酸又温情的春节。

后来，当年的厂领导因经济问题被
查处，父亲和叔叔又回到行政岗位。领
导换了几届，父亲的正直依然故我，
境遇就像电视剧一样情节跌宕：班子
成员——锅炉工——办公室——蹲牛
棚——工会主席——班组长。几十年
间，叔叔的境况与父亲同频共振，可无
论如何，他们的友情不变。叔叔多年从
事供销业务，经常出差。在那个物资匮
乏、交通闭塞的年代，叔叔每次出门必
到我家辞行，与父亲一番攀谈的同时，
在小本本上记下要捎买的东西。姐姐
的第一件的确良褂子，我的第一双软塑
料凉鞋，都是叔叔从外地捎来的。记得
刚兴铝锅时，叔叔出差给我家捎来一口

直径32公分双层箅的铝锅。十几岁的
我看着那锃光瓦亮、薄如蝉翼的钢精锅
稀罕万分，瞅瞅银白的色泽，摸摸光滑
的表层，伸手想掂掂分量，因习惯了铁
锅的沉重，用力过猛，锅盖一下掉到地
上，摔出个凹坑。父亲当即怒斥：“熊孩
子！这锅是花我半个月的工资买的，
这么大个锅你叔叔背回来费多大劲
啊？还没用就叫你给摔了！”我记不清
那口锅用了多少年，但知道父亲换过
几次锅底都没有淘汰它。父亲与叔叔
间的情谊，渗透到了工作生活的大事
小情。无论是娶媳嫁女，还是年节粥
食，无不彼此参与。

家中有一张照片是父亲与叔叔
1994 年 10 月在聊城公园花坛前的合
影，两人并肩而立，霜染须发，一身板正
的中山装，笑容温和。这时父亲和叔叔
均已退休，每月靠160元退休金维持生
活。毛纺厂在他们退休前已发展成千
余名员工的国营大厂，而在他们退休后
又改制成了股份制民营企业，渐趋萧
条。这种情况下，父亲写下一副对联赠
予叔叔：“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
无晴。”他们释然了一切，唯存彼此的真
情，慰藉着心灵。

意想不到的是，叔叔竟在一年半后
溘然离世，父亲痛彻心扉，一首《悼润民
贤弟》展现了他们几十载的深情厚谊。

维公元一九九六年岁次丙月，愚兄
程文山谨以悼诗一首，敬呈贤弟灵前，
愿弟在天之灵，听愚兄以表情怀：

平生爱交友，润民最相投。
贫困相与共，患难互担忧。
肝胆照日月，义气耀千秋。
高山流水吟，悲泪心底流。

（图片由作者提供）

老照片见证兄弟情谊

□ 庞洪锋

父亲有一张“党费收据”，以硬塑压
成，长30公分，宽20.5公分。母亲把它
交给了我。我用心保存，把它和我的宝
贝书籍排列在一起。时不时地，我会抽
出它来，用我的眼镜布，来来回回地擦
拭。尽管上面并没有灰尘，但对我来
讲，擦拭它，好像成了一种习惯。

一天，我像往常那样，从书橱里拿
出“党费收据”，用眼镜布慢慢擦拭着，
手指轻轻摩挲，似乎感应到父亲的手
温。

思绪云游，百感交集。父亲住院时
的情景，浮现在我脑海里。

那天，我陪父亲说话。父亲告诉
我，他入党时，一年预备期后，往后延过
一年。我听了，感觉十分诧异。在我心
中，父亲是个做事严谨、极其自律的人，
是什么原因，影响到父亲按时转正呢？
我边想，边凝视着父亲。父亲的脸色发
黄、两腮微凹，连续化疗让他食欲大减，
身体状况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可父亲发
起声来，仍底气十足。父亲问我：“你那
时，入党没有预备期吧？”我点点头。我

是1973年10月入的党。我没问父亲，为
啥转正延期了。父亲调整了一下姿势，
瞅了我一眼说：“我当时在县社会计科当
会计，因为你爷爷加入农业社比较晚，
所以受到影响。”

后来，几经周折，我在组织部门见
到父亲的档案。上面记载：1956 年 10
月，由陈思元、郑朝京介绍，成为预备
党员。因家庭原因，1958 年 10 月转
正。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父亲始
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
汶川发生8.0级地震。国家遇灾，人民
遭难，一向坚强的父亲流下了泪水。作
为一名党员干部，此时此刻，应该为党
和国家分忧解愁。做点什么呢？平时
生活节俭的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交
一次“特殊党费”。

于是，父亲和母亲一起到银行取了
2000元钱，又来到位于东阿县委大院的
县委组织部，交了2000元党费，用于支
援地震救灾工作，表达了一名党员的拳
拳之心。

这张党费收据，正面写着：党费收
据 庞守顺同志自愿一次交纳“特殊党
费”计人民币贰仟元零角零分，用于支
援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救灾工作，

特致感谢。落款是：中共中央组织部
二00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这张颇具纪念意义的“党费收据”，
我将永远珍藏。 （图片由作者提供）

父亲的“特殊党费”


